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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雪夜沉尸

1982 年 1 月冬夜，大雪，小巷。
青石板路残破不堪，寒风呼啸，路灯昏暗。
一名醉汉穿着油渍斑斑的棉袄，头发也不知道多久没有洗了，踉踉

跄跄沿着小巷走到一间瓦房前，费力地从怀里掏出钥匙。 他的手冻得

有些僵了，酒精麻痹了神经，对了几次锁孔都没有成功。
好不容易开了锁，醉汉有些烦躁，一脚把门踢开，嘴里叫骂着：“小

杂种，藏哪儿去了? 快滚出来给你舅爷爷倒水。”
屋子里静悄悄的，没人答应。
醉汉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颧骨泛起病态的嫣红。
醉汉骂骂咧咧，内容越来越不堪入耳。 突然，一双生满冻疮的手，

握着一根洋镐把，猛地朝醉汉头上敲去。
醉汉也是命大，他脚下绊到了一个搪瓷盆，一个趔趄，洋镐把失了

准头，敲在了他的肩上。
醉汉和那盆里的萝卜一起滚在地上，脆生生的萝卜被他压在身下，

粘满了灰土，顿时肮脏不堪。
“金一桐，你他娘的不想活了，敢暗算老子!”醉汉捂着肩膀，目露

凶光，瞪着袭击他的少年。
那被叫作金一桐的少年，也不知是怕是怒，浑身抖如筛糠，那洋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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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几乎握不住了，这第二下迟迟没有打下去。
他衣衫单薄，身形瘦削，脸上伤痕交错，血污斑驳，一双眼睛却格外

明亮秀媚。 蓬乱的长发下，隐隐透出挺直的鼻梁。 好在他脸上的伤口

不深，没有毁去这一副好容颜。
醉汉趁机爬起来，从墙角抄起一把扫帚，劈头盖脸朝他打去。
金一桐被扫帚扫到脸上，脸上的伤痕又添了几处，他疼得倒抽一口

凉气，用手一摸，染了一手猩红。
他抖得更厉害了，额侧的肤色白得透明，此时都能看清血管剧烈地

跳动。 他再次举起洋镐把，双眼赤红，咬牙道：“许凯翔，我跟你拼了!”
这许凯翔正当壮年，即便醉酒受了些风寒，力气也大过这身量单薄

的少年郎，几记拳脚就把金一桐打得东倒西歪，嘴角淌血。
许凯翔见金一桐死死瞪着自己，目光喷火，像是要把自己吞了下

去，更加气不打一处来。 他指着金一桐的鼻子骂道：“小王八羔子，敢
打你娘舅，看我今天不弄死你。”

金一桐双目充血，上前就要拼命，奈何身板尚弱小，被对方三招两

式打翻在地，拿捆柴火的草绳捆住了手脚。
金一桐大骂：“许凯翔，你个王八蛋，你把我锁在这里，要是警察抓

住你，你就去坐牢吧。”
许凯翔嘿嘿冷笑道：“老子养了你几个月，一毛钱都没有要到，还

挨了你那个黑心叔叔一顿毒打，你还要警察抓老子，老子现在就把你个

狼崽子扔回狼窝去。”
许凯翔将金一桐扛起来走到屋外，重重摔在装了牛粪的拖拉机上，

摸黑朝城里开去。 金一桐手脚都被捆住了，这一下被摔得结结实实，感
觉五脏六腑都被震得移了位，胸口气血翻涌，过了好久，一口气才接

上来。
他颤声骂道：“许凯翔你个狗东西，你不得好死!”
许凯翔被他骂得心头火起，停下车，从车后面抓起一把牛粪，和着

田间的野草握成一团，一把塞到金一桐的嘴里。 金一桐被这团腥臭的

东西熏得差点背过气去，即便有心叫骂，也无法出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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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凯翔见他狼狈的样子，感觉胸中恶气纾解了不少，洋洋得意地骂

道：“狗崽子，你有本事接着骂啊，刚才不是挺有能耐吗?”金一桐嘴里

呜呜作响，拼命挣扎，可是身上捆得结实，哪里挣脱得开，只能死死地盯

着许凯翔。 许凯翔被盯得发毛，从路边捡起一根木棍，对着金一桐扬了

扬，威胁道：“小崽子，你再瞪，老子戳瞎你的眼!” 金一桐见他目露凶

光，手中的木棍在自己眼前乱晃，生怕他真的戳过来，不由得心生惧意，
垂头不再看他。

许凯翔见他露怯，心中畅快，笑着骂道：“还以为你小子骨头有多

硬，也就这么点狠气。 你不随你叔，他才是真正的狠角色，自己哥哥的

坟头草还没有冒头，就逼死嫂子，霸占家产，赶走侄子。 你要恨，就恨他

这匹六亲不认的豺狼。 你爹妈留下来的财产要是还在，我也祖宗一样

供着你。 可你现在屁都没有，老子凭什么替金家养种? 我呸，老子才不

做这赔本儿的买卖，老子也要给他金大钟添回堵。”
许凯翔骂得爽了，重新发动拖拉机，摸着黑朝前开去。
金一桐经过这一番折腾，身上早就汗湿透了，他本就穿得单薄，被

夜风一吹，冰冷彻骨，一车的牛粪恶臭难闻，熏得他只欲作呕。 可他口

中被牛粪和野草塞住，舌头一动就会碰到那团恶心的异物，引得胃里一

阵翻滚。 他极度难受，心里恨不得就此死去，好略减苦楚。
进城后，许凯翔沿路打听到金大钟的住处，把金一桐从拖拉机上扛

下来，像扔破麻袋一样扔到金大钟的门前，朝着大门狠狠踹了两脚，看
也不看一眼，转身开车离去。

可怜金一桐水米未进，在拖拉机后面颠簸了一路，又冷又饿。 此时

天气已是隆冬，地面寒气袭人，他冻得牙齿直打架，感觉挨着地面的半

截身子已经木了。 虽然他恨金大钟入骨，此时也希望金大钟能快点出

来，早点发现自己，免得自己就这样臭气熏天地冻死在大马路上。
老天可能是听到了金一桐内心的祈求，房门真的开了，金大钟骂骂

咧咧道：“哪个王八蛋这么晚了打我的门?”
他看到门口躺着一个人，不由得一愣，走近一看，咦了一声，显然认

出了金一桐。 毕竟还是个孩子，求生的欲望压过了仇恨和尊严，金一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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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乞求的目光看着金大钟，希望他能够救自己脱离这绝境。
金大钟的手刚碰到绳子，忽然停住了，他朝四周看了看，无人经过，

抓起金一桐的脚，把他移到磨盘的后面，这样即便有人经过，也不会发

现他。 他最后看了金一桐一眼，那冰冷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死人。 金

一桐的心像是沉进了冰窟窿。
大门关上、落下门闩，声音在雪夜里异常清晰。
空荡荡的路上，一片死寂。
鹅毛大雪飘飘洒洒，如同轻盈的仙子，起舞在这天上人间。
不知过了多久，门“吱呀”一声又开了，金大钟探头谨慎地朝四周

看了看，确定没人后，推着一辆板车出来了。 金大钟走到石磨旁，用手

探了探金一桐的鼻息，接着从板车上取下一个麻袋，往尸体上套。 快封

口时，那脑袋软软地耷拉在一旁，脖子并未僵硬，金大钟低声咒骂道：
“撞邪了，冻了这么久，这小兔崽子不会还没死透吧?”他又用手探了探

金一桐的鼻息，确认没有呼吸后，塞进三块砖头到麻袋里，扎紧袋口，搬
上了板车。 他推着板车走了约莫一顿饭的时间，到了河边，他将车把一

松，车身竖起，车上的麻袋扑通一声翻落河中，转眼就沉了下去，再也看

不见了。
金大钟推起板车原路返回，将板车放进院子里，进屋倒头续了个回

笼觉。
一夜的大雪，给大地裹上了银装。 金大钟推开门，四处白皑皑的一

片，板车的车轮印和脚印早就被一夜的积雪掩盖得无影无踪了。
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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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各路大神

白色的墙壁上挂着《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油画，书架满当当排列

着各种侦探小说和刑事案件专业书籍，米色的床头柜上，一只猫头鹰造

型的闹钟静静地站立着，脸上露出傻乎乎的笑容。 浅蓝的素色窗帘被

风吹得飘荡起来，一缕阳光直直地照射在林晓娟的脸上，她用手挡住刺

眼的光芒，慢慢地睁开眼睛。
天光大亮。
林晓娟坐了起来，用五指作梳，拢了拢头发，露出饱满的额头，长而

瘦削的脸庞。 她的眼尾狭长，目光颇有些神采，眼窝有些微陷，眯上双

目时，那几分光彩敛去，现出几条鱼尾纹，便显得有些憔悴。
林晓娟疑惑地看了看窗外，愣了一会，猛地翻身抓过床头柜上的闹

钟，指针纹丝不动。 她不可置信地摇了摇猫头鹰那肥胖的身躯，闹钟顿

时散了架，各种零件叮叮当当地落了一地。
林晓娟欠着身体把靠在床边的拐杖拿了过来，熟练地靠着拐杖的

支撑，坐到轮椅上。 不料，轮子怎么也转动不了。 她用力摆弄轮椅上的

推把，轮子终于有些松动，林晓娟面露喜色，谁知刚一松手，轮椅却突然

加速朝前滑去。 她用力去扳驻车制动器，不料却失灵了，眼看就要直直

地撞上书架。 仓皇中林晓娟侧过身子，不想自己撞得太狼狈，谁知轮椅

的扶手刚一碰到书架，那书架的挡板瞬间和闹钟一样散了架，书籍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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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石流一般滚落下来。 林晓娟赶紧用手去挡，仍然被书砸了个稀里

哗啦。
好不容易缓过劲儿来，林晓娟发出一声尖叫：“林岚，你这个小魔

星，快给我滚出来。”
屋外一个十二三岁模样的小姑娘，五官精致，肤色红润，梳着两条

高高的羊角辫，显得灵动可爱。 小姑娘听见林晓娟的叫声，打了一个激

灵，她倒退两步，歪着头朝门缝里瞧了瞧，吐了吐舌头，一溜烟地跑下

楼。 几分钟后，她端着早点，轻轻推开林晓娟的房门，甜甜地笑道：“姑

姑，今天奶奶煎的鸡蛋特别嫩，您尝尝。”
林晓娟指着一地的狼藉，忍着喷出一口老血的冲动，问道：“岚岚，

你有没有算过，这是你这个暑假里的第几件杰作?”
林岚歪着头，当真掰着指头算起来：“电子手表、电视机、收音机、

录音机、画架，再加上今天的三件，一共是八件。”
“你这拆啥毁啥的毛病啥时候能好，你倒是给我还原啊。”林晓娟

看着淡定自若的始作俑者，有些抓狂。
林岚小鸡啄米一般连连点头，一双圆溜溜的眼睛水晶葡萄一样亮

晶晶的，讨好地望着林晓娟，口里连声应着：“一定修好，一定修好。”
林晓娟举起只剩下脑袋的猫头鹰闹钟，开始审问眼前的肇事者：

“你倒是说说看，你拆它干什么?”
“它报时的声音不够动听，我想看看它里面管发声的是哪个零件，

给它改个好听的。”
林晓娟几乎晕倒，她又指了指轮椅问：“那你为什么要对我的轮椅

下毒手?”
林岚面色忽然有些得意，邀功道：“姑姑，我告诉你，我准备把你的

轮椅改造成自动的，到时候用起来就方便了。”
林晓娟心想：“等到那个时候没被摔死就谢天谢地了。”她将目光

瞟向了一片狼藉的书架，还没有等她开口，林岚立马坦白道：“我看您

每次拿书都挺费劲儿的，我准备把它改造成可以调节升降的书架。”
林晓娟无奈地扶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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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问看来是没法进行下去了，林岚每次闯祸被抓，都是认罪态度巨

好，问起理由来，都是出于好心。 只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每次

的尝试背后都是一地鸡毛。 对于这样的热血少女，林晓娟也不想挫伤

她的积极性，可也不能任由她把自己这儿当作试验田胡作非为。
想到这里，林晓娟故意板起脸，假意恫吓道：“我今天还有事儿，不

跟你在这儿磨叽了，回头告诉你妈，让她收拾你。”
林岚顿时蔫了，指甲一个劲儿抠着旁边的墙壁，无辜的墙皮顿时掉

了一地。
林晓娟眼看着好端端的一面白墙上留下了坑坑洼洼，心疼不已，朝

林岚龇了龇牙道：“行啊，你就使劲儿作，待会儿叫你爸来刷墙。”
林岚赶紧收回正在蹂躏墙壁的魔爪， 支支吾吾道： “ 姑姑， 您

别……别告状，我爸妈今天好不容易有个能在家休息的周末。”
林晓娟忍住笑道：“不告诉他们也行，限你在我回家前把这儿收拾

干净，还有，把这些弄坏的东西都修好。”
林岚一脸难色道： “ 收拾干净没问题， 全部修好可能 …… 那

个……”
林晓娟揶揄道：“小坏蛋，修不好你拆什么?”
奶奶何春芝的声音在楼下响起：“岚岚，你坤爷爷刚刚打电话，说

他已经到中央公园了，催你快过去。”
林岚如蒙大赦，赶忙答应着，觍着脸对林晓娟道：“姑姑，奶奶找我

呢，我得走了。 一会儿我‘坤爷爷’要教我一套新拳法，不能迟到，我回

来保证给你修好。”说完，一溜烟儿下楼去了。
“我信你才有鬼。”看着落荒而逃的林岚，林晓娟哭笑不得。
林岚口中的“坤爷爷”是她爷爷林磊的师弟。 早年间，林晓娟因为

车祸落下了残疾，这么多年一直单着，所以，何春芝膝下就只有林岚这

么一个孙子辈儿的血亲，宝贝得如同自己的眼珠子。 何春芝嘱咐林骁

勇教林岚一些擒拿、格斗的基本功，一是强身健体，二是考虑她父母一

个在反贪局办案，一个在刑警队办案，难免得罪人，让她学些招数，万一

遇上点什么事儿，可以防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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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岚淘气得很，林骁勇管得严了，何春芝就不依，弄得林骁勇没办

法放手去教。 他后来想了个办法，把这烫手的山芋扔给了贺坤。 林磊

当年和贺坤一起去抓捕杀人犯，结果林磊牺牲了，贺坤侥幸活着回来，
对于林家本来就照顾得很，何春芝也一直敬他重情重义。 贺坤和林磊

都是何远峰的徒弟，也算得上师出同门，这几层关系，再加上他的年龄

辈分摆在那儿，他管得严也好，松也罢，何春芝都不好去干涉。
贺坤虽然 70 多岁了，身体却硬朗得很，他性格爽朗、健谈，极对林

岚的脾气。 林岚特别喜欢听他讲当年和自家爷爷一起穿街走巷、千里

骑行抓坏人的那些故事。 这一老一少，一个乐意吹，一个乐意捧，隔着

辈儿居然成了忘年交，相当投契。
贺坤除了闲时教林岚几套拳脚，只要得空，就带她爬树凫水，捉鸟

捕鱼，饶是林岚精力旺盛，每次也都累得筋疲力尽，回家倒头就睡，倒让

林家消停不少。
一开始尹秀萍担心林岚成天疯玩，野了性子，向林骁勇提出，别让

她整天练拳脚，好好跟着林晓娟学习油画，养养性子。 可林岚根本坐不

住，瞅空儿就溜出去找贺坤。 贺坤是长辈，教林岚又格外上心，再加上

这事儿一开始就是自家老娘的主意，所以林骁勇实在开不了口。 林家

母子都不吭气，尹秀萍也不好硬管，再加上反贪局的工作忙得很，她终

日加班，也顾不上林岚，只得由她去了。
人类的血脉是个神奇的代码，英雄后代的骨血，也往往继承了先辈

的勇敢和无畏。 林岚从小就喜欢打抱不平，见不得别人欺负弱小，一副

侠义心肠。 何春芝挺担心她这爱管闲事的脾气，没少唠叨，所以，为了

不让奶奶担心，林岚对外面发生的事儿，能瞒就瞒。
光阴飞逝，转眼之间，这个让林家上下头疼的小魔星也长大了，加

入了浩浩荡荡的高考大军。
高考当天，林岚拒绝了家里送考，坚持自己骑自行车考试。 考英语

那天，在路过一个巷口时，忽然听到有人高喊抓贼，她回头一看，一个头

发染得黄黄的瘦小伙子，手上紧紧攥着一个女式的黑色漆皮包，撒开腿

在路上飞跑。 不远处有一个头发散乱的女孩子，满脸的惊慌失措，吃力

800



各
路
大
神

 

地追赶。 黄毛小贼被路上的砖头绊了一下，把鞋给绊掉了，耽误了一会

儿工夫，女孩子喘着气追上了。 她拽住了皮包的带子往回扯，那贼飞起

一脚踢在了她的手上，女孩子吃痛，放开了手。
那贼看这女孩孤身一人，路边虽有行人，却没人敢上前，于是停下

步伐，指着女孩子的鼻子大吼：“你再追，信不信老子打死你!”
小姑娘本来就跑不动了，又碍于小偷凶狠，不敢再追，蹲在地上哭

了起来。
林岚看得心头火起，暗骂道：“你个蟊贼偷女生东西也就罢了，还

动起手来了，我今天非收拾你不可。”她猛蹬脚踏板，朝着黄毛的脚脖

子碾了过去，黄毛惨叫一声，四仰八叉地摔倒在地上，皮包顿时脱了手。
黄毛一看，手肘和掌心都擦破了皮，爬起来恶狠狠地瞪了林岚一

眼，握拳就冲她的面庞招呼过去。 林岚抬起胳膊，挡住了黄毛的拳头，
大喝一声：“好你个小贼，还敢撒野!”黄毛一击不中，一脚把自行车踹

翻，紧接着一脚踢向林岚的腹部。 林岚一个侧身，虎口卡住黄毛的后腿

窝，向后一掀，黄毛重心顿时不稳，再次摔了个结结实实。
黄毛抓起地上的包就要跑，林岚眼疾手快，一把拽住包带，把包给

夺了回来。 黄毛气得骂骂咧咧，状如疯虎朝林岚扑去，林岚微一侧身，
双手顺着黄毛的攻势一推，黄毛收不住脚步，一下摔了个狗啃泥，半天

动弹不得。
贼逮住了，看热闹的人渐渐围了过来，不少人嚷嚷着：“送他去派

出所。”
黄毛一听，顾不得疼痛，瞅了个空当，一瘸一拐地跑了。
林岚一看手表，时间实在是不早了，顾不上追赶，她把地上的包捡

起来递给吓呆了的女孩。 女孩子颤抖着声音道谢。
林岚安慰道：“小姐姐，别怕，前面不远就是派出所，你先去那儿报

案，我还有事儿，就不陪你了。”她转身扶起自行车，不由得哎哟一声。
这倒霉的车不但链条脱了，脚踏板也摔坏了。

林岚只得把车推到那女孩子跟前，焦急地说：“小姐姐，我考试要

迟到了，你去派出所时顺便帮我把车捎过去，就说这车是陇江区分局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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骁勇的，在他们那儿寄存一下。 我考完试一准去取。”
那女孩儿点头道：“你放心，我记住了。”
林岚道了声谢，撒腿就往考场跑去。
林岚气喘吁吁地赶到考场，压着铃声进了教室，一开始就是听

力题。
林岚郁闷地发现笔盒瘪了，铅笔的笔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断了，赶

紧去削笔，赶着填答题卡，弄了个手忙脚乱。 考试开始的时候，她的心

还在怦怦跳，前面听力部分好几题都没有听清楚。
那女孩到派出所报案后，讲述了事情经过。 派出所的钱所长和林

骁勇以前在一个专案组待过，两人挺熟的，他一听女孩儿说车是林骁勇

家的，又听她描述了抓小偷的小姑娘的外貌特征，就猜到行侠仗义的一

准儿是林骁勇家那个淘气得出了名儿的闺女。
钱所长给林骁勇打了电话，让他来取车。 林骁勇刚进门，钱所长就

赞不绝口：“林队，我说你这闺女不简单啊，拳脚干净利落，三招两式就

把个小贼撂倒了，真是将门虎女，巾帼不让须眉。”
林骁勇忙问：“什么时候的事儿?”
“就今天，一大早。”
林骁勇的脸色顿时有些难看：“今天高考，还给我整这么一出大

戏，我这哪是养闺女，是供祖宗! 回去得烧炷高香拜她!”
晚饭的时候， 林岚还是蔫了吧唧的，最爱吃的糖醋排骨也没怎么

动，扒拉了两口米饭就闷闷地回了房间。
林骁勇默念了两声“亲生的，亲生的”，压着火儿跟了进去。
“考砸了?”
林岚没精打采道：“凑合。”
“还嘴硬呢，我可是听说，某个人一大早出师未捷，把自个儿的战

马都给折了。”
林岚一脸的郁卒。
“不单链条掉了，脚踏板也得重新配，战斗看来挺惨烈啊。”
林岚一把捂住林骁勇的嘴，心虚地朝门外望了望，嘘声道：“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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